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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日报与潍坊诗词学会合办

鸢都之韵

马萧萧笔下的婆婆丁
◎牛钟顺

老渡槽
◎王树文

忆恩师
◎刘海清

围炉煮茶

朝花夕拾 光影潍坊

摄摄    影影：：陆陆菁菁菁菁

拍拍摄摄地地点点：：峡峡山山水水库库

鹊啭窗间月落枝，晓风吹彻玉参差。
一天雪意拾不得，空有诗心无好诗。

咏菊
◎张清奇

野蹊篱落植根芽，待到秋来始绽花。
不慕春芳争暖日，却怜梅品秀寒葩。
严霜何奈亭然骨，流彩堪羞莞尔霞。
笑倚西风神自若，吐奇迷客忘归家。

【双调·水仙子】

农家喜乐图（通韵）

◎杜瑞红

  农家小院恋黄昏，白菜颗颗喜煞
人。时逢小雪寒风劲，一双忙碌身，紧
收藏、忘却劳辛。夏播种，秋尽心，收获
满门。

【商调·满堂红】

赏红叶柿岩（新韵）

◎徐娟

  火苗激荡柿岩山，也波山。激情澎
湃俺心田，也波田。天灿地灿人人灿，
也波灿。画没完，醉得酣，意还连，夕阳
忘记落西山。

望雪

◎邢建建

　　寒冬时节，村里人都在家猫冬。儿
时记忆中，冬天空闲了，母亲常领我走
娘家，一住十天半月。
　　我姥娘家是夏庄的李家官庄，是
个积年的老村。我很小的时候，外祖父
就去世了，外祖母带着小姨、小舅生
活。外祖母很能干，冬天也不闲着，总
是坐在炕上纺棉花。
　　外祖父家里置备有一台纺车。　
纺车由锭子、绳轮和手柄组成。纺车头
用木头做成，有一根细细长长、圆圆粗
粗的铁锭子。
　　铁锭子长约1尺2寸，略粗过筷子，
像轴承一般用铁片固定在木头上，用
结结实实的粗线绳维系，一头连着铁
锭子，另一头连着另一部分纺车架。
　　纺车架用木架固定，两头分别有
四块薄薄的木片匀称地撑起，被细麻
绳攀起圆鼓状，中间被木制轴承架
连接。
　　当右手摇动纺车架柄按顺时针方
向旋转时，就带动纺车头部的细铁锭，
摩擦发出嗡嗡、嘤嘤的声音，朝同方向
同时旋转。
　　俗话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外祖母嫁给外祖父，就是因为外祖父
家里有一台纺车，能够自给自足。外祖
母心灵手巧，很快就学会了纺棉花。
　　生产队秋天把春棉花和秋棉花摘
掉卖给国家完成订购任务后，就按人
口、按工分值把剩余的籽棉分给社员。
　　家家户户用轧花弹花机把棉籽脱
粒后，加工成棉絮，由棉絮分片手搓成
一根根花筒（俗称花布剂子），最后右
手摇纺车，左手捏花布剂子往铁锭上，
边续棉边抽花，就是纺棉花，最后在铁
锭上一层层地缠出了一个两头尖中间
圆的线穗子。
　　棉花纺成线，还要经过拐线、浆
线、染线、洗线、晾线、络线、走绺、掏
综、装机等等诸多工序，才能织成布。
再通过染布、裁剪、缝制，才有了衣穿。
　　外祖母在家只纺棉花，由棉絮抽
出线，村里有专门的织布机织布。
　　在外祖母家，我常看到外祖母在
煤油灯昏黄的光亮里忙忙碌碌，我就
伴着纺车的吱吱嗡嗡声酣然入睡。
　　有时半夜醒来，朦胧中觉着灯还
在亮着，揉揉眼一看，外祖母还在扯着
线穗子不停地纺着。
　　从棉絮里往外抽线，就仿佛线是
现成的，早就藏在棉条里了。外面的寒
风呼呼地刮着，屋内的纺车在不停地
转着。
　　把棉花纺成线后，找个暖和天，外
祖母把纺好的线归拢到一起。经过仔
细称重、计算，按重量计算出长度，再
按各自需要，研究出经纬线的颜色搭
配，想好要织成的条纹，把那些线理顺
好，才送去织布。
　　那年冬，我考上了重点初中，外祖
母专门纺了几穗子羊毛线，让母亲给
我打了一件羊毛衣。穿在身上，很是轻
暖，羊毛衣就一直伴我考上高中。
　　我结婚家里翻盖了新屋，纺车作
为杂物，搁置起来。现在，老家成了空
巢，纺车仍然安静地待在角落，好像在
无声地诉说着时光里的往事。

远去的纺车
◎单立文

  入冬后，人们开始惧怕在严寒中出门，
冬天看起来凛冽而严肃。
  但冬天，不是凋零，而是潜藏。大雪可
以把所有不愿动的生命埋起来，秋收冬藏，
日月盈仄——— 故言冬天不是季节的结束，
而是再一轮四季的沉淀与蛰伏。
  生命在厚厚的银装下蓄力，等待着数
月后的厚积薄发。在冻土里，都埋藏着一粒

粒或干瘪或饱满的种子，都在孕育着一些
或明或暗的希望。等到冰消雪融，总会有希
望的嫩苗破士而出，迎着春风，颤颤巍巍地
成长。
  冬天的风雪从不遮遮掩掩，一贯单
刀直入。大雪可以纷纷扬扬，寒风也可以
彻骨般猛烈。寒流义无反顾地把降温送
达，它总是一遍遍地强调着冷空气的主

导之势。
  冬天给人以皑皑白雪的圣洁。雪花飘
零，普盖万物，流风回雪，一片苍茫，天地为
之默然。冬天又像一首深沉的诗歌，言尽而
意不止，意在言外。
  我们都是风雪中的赶路人，因相遇摩
擦，融化了彼此肩头的雪，我祝愿你在冬天
遇见和你契合的那片晶莹的雪花。

冬日蛰伏
◎刘铭涵

  张志学先生今年四月离我们而去，
享寿九十一。
  先生从1979年12月始，连任昌乐一
中校长十五年。桃李满天下，春晖遍
四方。
  1985年，我读高一，已多年不在一
线授课的先生，单单教授我们这一个班
的立体几何，一年时间。
  每天天朦朦亮，早于老姜头拽响老
白杨树上的那口饱经风霜的老钟之前，
先生佩戴白手套、紧系风纪扣，已准时
站立于操场，等候全校师生跑早操。他
独立晨曦中的形象，是纪律的象征，是
一中的标志。一米八五的个头、微胖健
壮的身材，似一座高塔巍然屹立。蓬勃
朝气、浩然正气伴着朗朗读书声，在学
校三排四列、呈阶梯式排列的平房教室
里激荡，在林荫大道阵阵槐香和操场飘
逸优美的合欢树间氤氲，在斑驳庄严的
四合院上空升腾。
  先生每登讲台，必衣着整洁。整堂
课思路清晰，语言简练。下课铃声响起
之前，一整块黑板恰好写满，板书一丝
不苟地呈现出解题全过程。对学生的作
业要求也是极其规范，十六开作业本，
从三分之一处画竖线隔开，左边画图，
右边写解题过程，用铅笔画图、用钢笔
列公式和写说明，不按要求来的必须返
工。对任何一位学生的每次作业，他都
全批全改；学生做错的题目，必须按正
确解法在作业本上重做一遍。因此，我
们每个人的立体几何，学得那是力所能
及地扎实。
  先生育人极严。谁不认真听课，谁
欺负弱者，谁挑战学校纪律，在他这里
就会被“诉诸武力”。
  我个子矮，坐在第一排，因为是在
最北的一列，看黑板反光，于是就低头
看书。先生见我不看黑板，当即下了讲
台，走到我前面，从课桌上搬起一叠书，
以泰山压顶之势劈头盖下。从此，我再
也不敢听课分神，以后干工作也是专心
致志，不敢三心二意。
  先生对严重不遵守学校纪律的行
为，同样眼里揉不进沙子。我几次看到，
犯有学校暴力、小偷小摸等行为的学
生，被先生责令在炎炎夏日罚站。对留
长发、穿异服者，每见必随时喊住，严令
限时改正。当然，先生严则严矣，却是铁
骨柔肠，拿捏住分寸，为的是让学生在
校读好书、一生做好人，让学生犯错只
此一次、刻骨铭心。
  后来，我师范毕业，回母校当教师
七年，先生待我既是严父又像慈母。他
听我的课很多，比一般教师多。他听课
从不事先打招呼。两节课之间，学生都
在教室外玩闹，他自己带着一把椅子，
悄悄踱进教室，坐在最后。教师往往讲
了十几二十几分钟、甚至有的到下课
时，才发现校长坐在后排听课。大约两
三个月吧，每位青年教师都会至少经历
一次校长的偷袭听课，老教师也照样被
如此突袭听课，容不得你不认真备课、
授课。
  人生难得遇一严师。
  吾爱吾师，永念吾师。

　　河流上横着几个渡槽。
　　它们或者联结南北，或者贯通东西，
将几段人工挖掘的河完美地衔接起来，成
为一条长龙。每年的旱季一来，奔腾翻涌
的流水从源头——— 五莲县境内的墙夼水
库出发，然后浩浩荡荡，蜿蜒曲折，一路长
长流泻，历经枳沟、贾悦、石桥子、吴家楼
等乡镇，滋润了诸城西乡这片广阔的原野
之后，直达终点站吴家楼水库。
　　在这段旅程中，有许许多多的水利工
程。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贾悦镇的赵古庄
渡槽。
　　赵古庄渡槽是1958年建成的。当时
我国正处于经济建设初期，从中央到地
方大力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县政府响应
党和国家的号召，组织全县的劳力，并
发动当地的老弱妇孺，发扬愚公移山精
神，开沟挖渠。于是，这条纵贯南北的水
利大动脉诞生了 ，赵古庄渡槽也就诞
生了。
　　小时候，渡槽是我走姥娘家的必经之
路。它通体长约五十米，宽约三米，桥面中
间一米多是露天的。过桥的时候，南来北
往的行人只能经左右各不足一米的窄窄
的桥面通过，下面就是深达十几米的河
床……
　　渡槽里无水的时候，胆大的人能够勉

强通过，有水的时候，槽中水流湍急，晃得
人目眩头晕、心惊肉跳。胆小的人更是心
中惴惴，不敢行走，往往要蹲下来，慢慢地
挪过去……
　　我也是受到过这样的惊吓的。大约五
六岁的时候，父母和我一起去姥娘家，要
经过这里，我踌躇不前。最后，我不得不独
自走下河堤，蹚水从渡槽下的小河里穿
过去。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渡槽渐渐有了
深入的了解。首先是理解了它在那个特殊
历史时期对农业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后来，个子高了，胆量大了，居然能够轻轻
松松经过，甚至于骑自行车在上面行进。
　　我开始欣赏渡槽了。
　　有水的日子里，水流脉脉，丝丝缕缕，
成群的农村孩子从槽口处跳入，顺着水流
来一次酣畅淋漓的漂流，再从槽尾出口处
爬上岸来，循环往复，乐此不疲。
　　渡槽的下面，小河潺潺，春天的时候
有无数的鸭子在清浅的水面上畅游；夏季
来临，雨水丰沛，滔滔的河水汹涌而来，蔚
为壮观；接下来，一汪秋水澄碧，相望于蓝
天白云，陶醉了野鸭，乐坏了白鹭……
　　渡槽，应当算是当地的一道最美的景
观的。
　　后来，随着安五路的建成，我们去姥

娘家走亲戚，就改成公路了。与赵古庄渡
槽的别离，从此开始。不曾料想，这一别，
竟然一下子逾越了三十年之久。
　　今年端午节刚过，父亲突发奇想，
说，听说赵古庄渡槽改造了，究竟是怎么
个改造法儿？带着疑问，我与父母一起，驱
车北行十里许，来到了渡槽的身旁，一睹
这庞大水利工程的伟岸与雄浑。
　　渡槽跟从前一样，并没有什么修缮的
痕迹。钢筋混凝土筑起的结构，贯通南北，
在经历了岁月剥蚀之后，依然坚强地挺立
着，桥墩还像当年一样挺拔。
　　六十几载的岁月，想不到它居然还是
这样强壮。它曾经忍受过狂风的裹胁，忍
受过寒雪的掩埋，忍受过烈日的炙烤，忍
受过暴雨的拍打与浸泡。水流压不垮它，
鞋履踩不坏它……
　　岁月流逝间，它默默履行着自己的两
个职责——— 疏浚水流，浇灌沃野；连通南
北，方便行人。它的身板因奋斗而愈益精
进强壮 ，它的生命因奉献而愈发灼灼
生辉。
　　赵古庄渡槽，这座古老的水利工程，
从岁月的深处款款走来，又走向未来的
深处。它如一尊庄严而巍峨的雕像，屹
立在人们不屈不挠、筚路蓝缕的精神
天空。

  当我从马萧萧先生长子马向前手中，接
过《马萧萧诗歌》上下集时，即刻感受到了先
生对家乡的那份深情，眼前也似乎又看到了
那随风飘散的婆婆丁，正带着先生的思念飘
向远方。这部诗集不仅是对先生诗歌创作的
全面展示，更是对先生一生情感与追求的深
刻诠释。
  马萧萧，原名马振，1921年4月出生于
安丘。他的一生可谓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
史紧密相连，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与文化的
繁荣。自20世纪五十年代，先生以笔名“马
萧萧”闻名于诗坛。他的诗歌既有对社会
历史的深刻洞察，也有对人性光辉的细腻
描绘，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
理想的追求，如同一股清泉，滋润着人们
心田，让人在喧嚣世界中找寻到一片宁静
港湾。
  作为一名书法家、画家、学者，先生的艺

术造诣同样令人钦佩。他的书法作品笔力遒
劲，气韵生动。他的画作则以其独特视角和
深邃情感，展现了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的完
美融合。
  在先生的职业生涯中，他曾担任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楹联学会
会长等职务，其间积极推动我国民间文艺
和楹联艺术发展，参与各种文化交流活
动，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文
化建设事业作出了许多贡献。先生不仅是
一位杰出艺术家，更是一位文化教育推
动者。
  二十多年前，在北京的一次文化活动
中，我有幸与先生相遇。尽管我们年龄相差
几十岁，但那份对家乡的深情，却让我们的
心灵产生了共鸣。当我向先生提及他以安丘
之子名义写的诗歌《婆婆丁》时，先生的眼神
中闪烁着对家乡的深深眷恋，随即他轻声吟

诵起了那首诗：
  婆婆丁开黄花，
  牟山后里是俺家。
  婆婆丁随风吹，
  五湖四海绕嘎里飞。
  婆婆丁情意真，
  到了哪里都扎根。
  婆婆丁赛黄金，
  忘不了安丘水土养育恩。
  他告诉我，每当看到婆婆丁时，他都会
想起家乡的那片土地，想起那些曾经陪伴他
度过童年时光的亲人和朋友。那些记忆如同
婆婆丁的根，深深扎在他的心底，无法割舍。
婆婆丁，这种在田野间随处可见的植物，或
许在许多人眼中只是杂草一堆，但在先生眼
里，却承载着无尽的乡愁。
  在先生的讲述中，自然界中每一种生命
都有其独特意义，它们或绚烂夺目，或平凡

质朴，却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诉说着生命的故
事。比如家乡田野上这司空见惯的婆婆丁，
每当春风拂过便随风摇曳。它的花朵虽
小，却能绽放出最绚烂的光彩；它的叶子
虽薄，却能承受住风雨的洗礼；它的根虽
细，却能深深地扎进泥土里，汲取着生命
的养分。
  这就是婆婆丁，一种看似平凡却又充满
生命力的植物。它在先生笔下，被赋予了绵
延的乡愁，焕发出了无穷的魅力。它已不仅
是一种自然存在，更是一种情感寄托。它的
黄花，如同家乡的阳光，温暖而明亮；它的叶
子，如同家乡的土壤，厚重而坚实；它的根，
如同家乡的记忆，深远而绵长。
  如今，每当翻阅那部沉甸甸的《马萧萧
诗歌》，我总会想起那片片嫩绿的婆婆丁。它
们仿佛在风中摇曳，向我诉说那些关于家
乡、关于生命、关于追求和梦想的故事。


